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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毛虫，又名火毛虫、毛毛虫，我们
家乡人都管它叫“松狗子”，它结茧后化
的蛹就叫做“松狗子蛹”，那可是吃过一
回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美味。

松毛虫多为灰褐色，其周身遍布着
密密麻麻的毒毛。当它结成茧子后，身
上的毒毛仍保留在茧子表面，人的皮肤
一旦触碰到，立马就会起一片红扑扑的
大疙瘩，并伴随着灼痛和奇痒，和它打交
道那可不是好玩的。

松毛虫的幼虫在松树皮里过冬，天
气暖和后就爬出来啃噬松针长大。每年
过了农历的六月六，松毛虫就陆续开始
结茧化蛹了。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山里人都会为了吃上“松狗子蛹”忙碌一
阵子。

用剪刀或镊子把松茧从树上扯下
来，用牟平话来说就叫“铰松狗子蛹”。
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营生，为了不使它
的毒毛弄到身上，不管天气多么炎热，都
要穿着厚厚的长袖衣裤，尤其是袖口处
还要用布条扎起来。中伏天，进了幽深
的山夼里，一丝风也没有，头顶上是火辣
辣的太阳，又热又闷，那滋味可真是不好
受。一旦遇上连阴雨天气，村里人简直
就高兴坏了，一个个急溜溜地披上蓑衣
或麻袋皮、戴着草帽往山上跑。下雨天
不仅凉快，而且松茧被雨水淋湿了，它的
毒毛就飘不起来了。

松茧铰回家，把“松狗子蛹”从松茧
里取出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通常是把
松茧拿到远离村口的空旷场地，用几块
石头支起一个简易灶口，放上一块筛底
状的大铁板，然后把松茧倒上去用木棍
摊铺开来。一切就绪，就在铁板下点燃
麦秸草。旺旺的火苗从铁板的空洞冒上
来，就把松茧的表皮烧煳了。这时候要
用木棍不停地拨弄松茧，使其表面全部
都被火烧遍。眼瞅着烧得差不多了，就
用两根木棍把铁板端下来，把松茧倾倒
在一旁的地上，然后再一次次重复上述
的过程。

等把所有的松茧都烧燎结束，就用
筷子把“松狗子蛹”一个个挑拣出来。拣
的时候要双手各持一双筷子，左手的筷
子压住烧煳的松茧壳，右手的筷子则负
责把“松狗子蛹”拨出来，再搛进铺着牛
腿瓜叶子的小篓里。

“松狗子蛹”都拾掇利索后，就用麦
秸草把松茧壳焚烧干净，然后挖个坑把
灰烬埋进土里。如果做不好这一步，村
里人就会批评你不通情理，贻害他人。

“松狗子蛹”要拿到大河里冲洗干
净。首先把盛着“松狗子蛹”的小篓在河
水里使劲抖动，里面的杂质就随着滔滔
的河水漂走了。接下来，还要用牛腿瓜
叶子在“松狗子蛹”上反复搓擦，就把“松
狗子蛹”上的毒毛吸附下来了。事前要
准备好多牛腿瓜叶子，这样的搓擦要重
复好多遍，搓擦得越仔细，“松狗子蛹”就
越干净。

那时候没有胶皮手套，这每一步操
作无论多么仔细，手上还是会粘上毒
毛。记得妈妈每次忙活完这些营生，都
是用稀释的碱水把双手浸泡一会儿，可
还是会又痒又痛好多天。

最后一道程序就是炒“松狗子蛹”
了。把“松狗子蛹”倒进大锅后，要添加
适量的食盐，然后，一个人慢慢烧着麦秸
草，连风箱也不拉，让火苗弱弱地“呼啦”
着就行。看锅的人则要用锅铲子一刻不
停地翻动着“松狗子蛹”，如果翻动不及
时，最底层的“松狗子蛹”就要被炒煳
了。随着锅铲子“哗哧哗哧”地在锅里翻
动，一股浓郁的香味就慢慢在屋里弥漫
开来。

“松狗子蛹”又嫩、又香、又鲜，实
在是好吃得不得了，和柞蚕蛹比较起
来，其味道更胜一筹。其中最好吃的
是那些还没化成蛹的松毛虫，用剪刀
沿着其脊背剪开一道口子，扒出里面
白嫩嫩的肉，那种鲜美的滋味实在是
形容不出来。

在我们村有个传统习惯，家家户户
吃“松狗子蛹”这顿饭，都要煮一锅菜豆
苞米面咸饭。吃着“松狗子蛹”喝着咸饭
那是绝配，那种别具一格的好滋味，保证
能让你吃个大肚溜圆、饱嗝连连。要是
赶巧从山上拣回来一些新鲜的野蘑菇，
洗净后切片添加到咸饭里面，这顿饭就
会格外多了几分好滋味。

不过，吃“松狗子蛹”的时候一定要
仔细，把每个“松狗子蛹”尾部的尖尖掐
掉，因为那上面始终黏附着一点点毒
毛。可即便再仔细，吃完饭还是会有点
嗓子眼发痒、舌头根子发硬的感觉。就
因为这，我们家乡有这样一句常用俗语：

“别光顾得‘松狗子蛹’好吃，有你舌头根
子发硬的时候。”久而久之，这句话就衍
生出了另一层意思：当某些人得意忘形
时，就会有人借用这句话来怼他。

吃一回“松狗子蛹”太不容易了，我
13岁那年的一段经历，更是给我留下了
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1964年的中伏天，姑姑从石家
庄赶回来看望病重的奶奶。妈妈想铰点

“松狗子蛹”给姑姑吃，可因诸多家务缠
身，一直腾不出手来，就把这事交给我了。

那天一大早，我就带着小铁桶和剪
刀上山了。在这之前，我也曾跟着妈妈
干过这营生，可都是跟在妈妈身边，随
时得到妈妈的指教和关照。这次自己
单独行动，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那时我
还没有1.6米高，而大多数松茧都在高
高的松枝上。要把松茧扯下来，就要先
跳着高把松枝扳弯，在这个过程中，就
会有一些毒毛散落到身上。时间不长，
我的手上、脸上、脖颈上就又痒又痛，真
有点吃不消了。越是心烦意乱越容易
出岔子，一不留神，一个从高处扯下的
松茧一下子掉进了衣领里，我紧张地一
抖搂，松茧顺着胸口滚了下来，胸脯上
立马就起了一长串红扑扑的大疙瘩。

直到过了晌午好一会儿了，我才大
汗淋漓地提着大半铁桶松茧回家了。当
我脱了衣服露出被毒毛蜇起的一片片红
疙瘩，姑姑抚摸着我，难过地掉下了眼
泪，硬是塞给我两元钱。

后来，开始用飞机撒药防治松毛虫，
“松狗子”慢慢地就绝迹了。时至今日，
“松狗子蛹”想吃也没有了，只留下这些
故事。

吃一回“松狗子蛹”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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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妈妈在电视上看老电影
《党的女儿》，看到剧中的叛徒马家
辉，顿时来了兴致，给我讲起两件她
当年亲历的趣事。

妈妈20多岁的时候，在海边的
一所村小学里教二年级。一天下课
后，两名男孩子在教室里不知为何打
起来了，同学们拉都拉不开，班长跑
着去办公室把妈妈找来了。妈妈来
到教室，这两名男孩还在用语言互相
攻击对方。个高的小明骂个矮的小
强叫“马家辉”，小强就骂小明“花花
烟袋杆”。两名男孩的互相叫骂，让
妈妈和所有同学听了都一头雾水。

妈妈把这两名男孩叫到办公室，
问他俩为何这样称呼对方。小明说，
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在两个人
好的时候，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一个小
秘密，并承诺不和任何人说。今天两
个人为一点小事闹掰了，所以秘密也
就不是秘密了。

妈妈问小明为何称小强是“马家
辉”，小强的名字也不叫“马家辉”
呀。小明说小强经常爱打同学的小

报告，有人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马家辉”，就是电影《党的女儿》中的
叛徒。妈妈又问小强，你又为什么叫
小明“花花烟袋杆”呢？小强说小明
家有四个哥哥，没有闺女，他妈又稀
罕闺女，从小把小明当闺女养，给他
穿花衣裳，但是他又是男孩，所以有
了外号“花花烟袋杆”。

在妈妈的教育下，两名男孩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和好如初，但是“马家
辉”和“花花烟袋杆”的事，当时被当
作趣事传开了，如今我听了也禁不住
笑了起来。

妈妈见我高兴，又讲了另一件趣
事。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物资匮乏，
妈妈的邻居是一对老农民夫妻。一次
老两口收到儿子寄来的一封信，上面写
着：“爹同志娘同志，爷爷奶奶老同志。
社会主义一枝花，各人挣钱各人花。”当
时，老两口看了非常生气，认为儿子这
是不孝，当即回信说：“儿同志媳同志，
孙子孙女小同志。社会主义就是好，养
老钱一个也少不了。”听了这个故事，同
样让我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今年的夏天感觉比往年格外热，
久违的雪糕也开始吃了起来，我经常
到商场批发一些放到冰箱中。每次拿
回家，都是儿子接过去，放进冰箱的冰
冻抽屉中。在放之前，他翻看了我买
的雪糕，对我买的那些六七元钱一根
的雪糕，说一声：不错。妻子去商场回
来，说那里的雪糕太贵了，四五元一
根，我和儿子相视一笑，也不解释。

我和妻子小时候吃的都是冰棍，
那时候冰棍的外包装纸上写着“老冰
棍”三个字，与现在那些千奇百怪的
高档雪糕截然不同。“老冰棍”的价格
很亲民，今天的孩子和年轻人不会去
问津“老冰棍”，“老冰棍”代表着那个
早已远去的年代。

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人，小时候的夏天，能吃上冰棍是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时的农村，偶
然才有走街串巷的商贩推着自行车，
车后面驮着一个上面蒙盖着棉被的箱
子，嘴里吆喝着：卖冰棍来——孩子们
看见了，就跑回家，和爸爸妈妈要零花
钱去买上一支，那时候的冰棍也不贵，
几分钱一支。到了卖冰棍的人面前，
他会掀开箱子上面的棉被，打开箱子，
取出一支，然后赶紧把箱子关紧，把棉
被重新包裹上，这箱子就是那个时代
简易的保温箱。孩子们买到冰棍，立
刻揭开冰棍纸一扔，伸到嘴里咂摸起
来，脸上满是笑容。

我最难忘的一支冰棍，还是7岁
那年的夏天，在烟台机床附件厂上班

的伯父买的。那天傍晚下班后，伯父
带我在工厂食堂吃完饭，然后用自行
车驮着我，到老烟台的南山路，在那
附近的一家书店买回一些书。一出
书店门，我突然看到马路旁一位老奶
奶坐着小板凳在卖冰棍，城市人卖冰
棍与那些在农村吆喝的人不一样，不
是那种大箱子，而是用一种比较粗的
暖瓶，里面装着冰棍，每卖出一支，还
会剥开冰棍纸，放在脚下的方便袋
中。见我被冰棍吸引住了，伯父就停
下自行车，给我买了一支，那是二分
五的冰棍，他自己竟没舍得买。那支
冰棍的味道我至今难忘，一放到嘴
里，先是一阵凉爽充满全身，而后是
那种甘甜的味道。我不舍得大口大口
吃，而是一次次放到嘴里用舌头舔，直
到冰棍快融化了，才完全吃到嘴里。
那一次，我不舍得马上丢掉冰棍的木
柄，在嘴里咂摸了好久上面的甜味。

有一年，伯母领我去大连的舅舅
家，在那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电车，伯
母还给我买了一支冰棍。那可是大
冬天，大连的冰棍味道与以前在烟台
吃的不一样，像是用老桃酥水做的，
一口老桃酥味，而且在那么冷的冬
天，一点也不感觉凉，因此我对那特
殊味道的冰棍一直难以忘怀。

“老冰棍”承载着一个久远时代
的回忆，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还
是习惯偶尔买上一支“老冰棍”，在咂
摸中回味那曾经的岁月和那些永不
消逝的记忆。

从叛徒“马家辉”说起
杨文革

老冰棍的味道
姜德照


